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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存文学是云南哈尼族本土作家，扎根于云南独特深厚的民族传统和文学土壤，创作了大量反映云南边地

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民间生活风貌的生态小说，其创作与民间息息相关。生长的独特地域环境、丰

富多样的民间文学、渗透于日常的民间信仰与伦理观等都对存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他的小说

创作又始终秉持着民间立场，以高山峡谷地区为背景和空间，在小说叙事中多重化用民间文学，将民间

信仰伦理等融入到小说思想当中。民间资源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连接着存文学小说的灵魂与

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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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n Wenxue is a native writer of the Hani ethnic group in Yunnan, deeply rooted in Yunnan’s unique 
and profound ethnic traditions and literary heritage. He has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ecological 
novels that refl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folk life style of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the 
borderlands of Yunnan. His creat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olk. The unique regional environment 
in which he grew up, the rich and diverse folk literature, and the folk beliefs and ethical views that 
permeate daily life have all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un Wenxue’s creations. His novel creations 
always maintain a folk stance, taking the mountainous canyon area as the background and space, 
and multi-layered use of folk literature in the novel narrative, integrating folk beliefs and ethics into 
the ideological content of the novel. He has creatively transformed and developed folk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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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ng the soul and blood of Cun Wenxue’s no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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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间书写是指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借鉴和融入民间文化元素，包括民间故事、歌谣、信仰等，以展

现民间生活和文化的一种文学创作方式。存文学从小生长于边疆民族地区，深度浸染于民间生活与民族

文化，融入人们生活的环境与风俗，决定了他的文学创作始终秉持民间立场，坚持书写民间文化、民间

生活、民间伦理与传统等等。司庆国在研究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作品时指出：“民间书写包括内容与

形式两个方面，也即民间立场和民间叙述”[1]。张懿红在论述莫言对中国乡土小说的贡献时，也提到了

民间立场和民间叙述两个方面，民间立场指作家“站在弱小生命和自由人性的立场上描写民间的苦难与

抗争，摆脱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思想启蒙的双重制约，张扬个性自我”；而民间叙述则是“自觉运

用民间艺术资源，在小说的语言、故事、结构等方面全面复活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的活力，追求文学的

民族化、本土化”[2]。存文学小说的民间书写也充分体现了这两个方面，一是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民间立

场，小说大量取材哈尼人世代生活的高山峡谷、森林莽原，以“峡谷人”的视角聚焦人们的生存状态和

生活面貌，挖掘人性的本真与善恶。二是自觉利用民间文化资源，将现代小说与民间传统结合起来，包

括但不限于将哈尼族、傣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的口头传统等融入小说当中，体现了回归民间传统的自

觉追求，使民间资源重现活力。 

2. 民间书写之源：地域、民间文学、民间信仰与伦理 

关纪新、朝戈金在《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中，从作家与本民族

文化传统、与本民族民间文学的关系为区分，把少数民族作家分为三种类型，即“本源派生–文化自律

型”“借腹怀胎–认祖归宗型”“游离本源–文化他附型”[3]存文学就属于典型的“本源派生–文化自

律型”作家，出生成长于民族聚居区，受到了本民族民间文化传统的熏陶与滋养，其文学创作与民间传

统文化、民间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是独特地域环境下的民间生活。存文学曾在访谈中说：“云南地处偏僻，但这不是小说之弊，

恰恰是小说发展之利……云南的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是中国任何地方都不能相比的，这就为作家们创

作小说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云南作家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空间大显身手。”[4]存文学的一系列小说如森林

小说、生态小说取材于他生长生活的地域环境，也成就了他写作的独特风格与内容。存文学出生的地方，

云南边陲普洱市一个叫作南腊的村寨，山高谷深、丛林茂密，因此他从小穿梭于神秘的森林，亲近溪流

与草木，早晨可以听到鸡鸣，夜晚能听见森林里豹子的吼声，在稻谷金黄的秋季可以看到野鸡、斑鸠在

田里偷食，还会出现家养的猪牛羊被豺狼咬伤的触目惊心的场面。神秘的大山与森林，给他带来了一些

童年的恐惧，但也给了他无尽的遐想，这些与生活为伴的地理元素就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

把森林里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作品《神秘的黑森林》。存文学树立了创作生态小说、描写少数民族地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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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与现实生活的文学自觉。高山峡谷风貌与热带雨林是存文学小说最突出的风景，将峡谷险峻、奇

幻、陡峭和高耸，热带雨林的常青与广袤、蓬勃与野蛮，以文学的笔触，建构了以独特的云南地域风貌

为底色的审美空间，章立明指出：“存文学文本以表现玛格拉峡谷见长，对于存文学这一专写峡谷的创

作倾向，我们称之为玛格拉峡谷情结。”[5]第二是民间文学的滋养。哈尼族作为没有传统文字的民族，

将传统文化以口耳世代相传，形成了丰富的口头文学，而真正意义上的哈尼族作家文学在 20 世纪 80 年

代后才形成。存文学的小说创作受到民间文学的滋养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说起来，最初的文学熏陶，

应该是那些流传在乡间的故事”[6]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讲述汉族的《七妹与蛇郎》，哈尼族的《豹子身上

的花纹》《水牛的上牙掉到哪里去了》等民间故事，初步在他心里种下了文学的种子。后来教书的时光

里在山间小路上，听村民对山歌，到山寨里参加各民族民俗活动，收集民歌故事，打下了基础，存文学

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将民间歌谣、传说、故事等融入现代小说中，促进了民间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

化和传播。第三是哈尼族民间信仰与民间伦理观念。哈尼族民间信仰和伦理以“万物有灵观”为基础，

认为万事万物都有灵魂，且森林、山、水等都居住着神灵，这些观念渗透于民众日常生活中，体现出哈

尼族内部普遍认可的伦理价值观念。哈尼族在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观的影响下，形成了生态智慧与生态

理念。哈尼族是农耕民族，尤其重视自然资源的管理与保护，在梯田稻作中，形成了森林–村庄–河流

–梯田四素同构的良性生态循环。其次哈尼族在其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对祖先的敬仰和崇拜。这种祖

先崇拜是民间信仰的核心部分，不仅强化了以村寨为基础的集体凝聚力，还有助于维护哈尼族社会内部

的和谐与进步。在存文学的小说中，生态伦理观念和祖先崇拜、集体认同等观念有着明显的体现，尤其

是在生态小说中多层次全方位地挖掘少数民族自然性灵，剖析生态环境状态与变迁，探寻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处之道。 

3. 传统与再造：小说叙事对民间文学的化用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虽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但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互相影响，作家文学对民间

文学的提取、利用、转化、拓展，使得民间文学在新的语境里传播，也使作家文学作品呈现独特的风格

与魅力。存文学的创作正如他所说受到了民间文学的影响，在他的小说中，大量借鉴、化用了神话、故

事、歌谣等资源，既有直接来源于民间文学的叙事传统，又在传统的基础上对民间文学话语进行了改造

和重构，民间文学资源在存文学笔下被激活并融入了当代的文学叙事中。 

3.1. 民间歌谣的融入 

哈尼族没有传统文字，民间文学依赖口头传承与传播，在传播形式上有单纯讲述的、单纯歌吟的和

且歌且舞的，而以前两种最为普遍。因此哈尼族民间歌谣种类繁多，题材广泛，哈尼人民常说“歌唱和

与盐巴一样重要”，是生活中不能缺少的必需品。黄涛在《中国民间文学概论》中把民歌按思想内容分

为情歌、生活歌、劳动歌、仪式歌、时政歌、儿歌六种类型[7]。哈尼族歌吟调式众多，根据歌吟调式和

演唱场合又有不同的分类：最为重要和普遍的歌吟调式和歌唱传统“哈巴”，还有各种依据不同场合而

兴的歌调，如“然密比”“贝玛突”“阿茨”等[8]。存文学在小说文本中引入了众多哈尼族民间歌谣，

主要是情歌、劳动歌、仪式歌，但在内容上都根据小说人物、环境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改编。通常以人

物之口直接吟唱，抒发内心的情感，生动形象，自带自然泥土气息。 
情歌。男女青年常常以唱歌的方式表情达意，互相倾诉爱慕之情，表达爱情的坚贞。在长篇小说《兽

灵》中，猎手斯飘和莎琪对唱情歌：“太阳落山的时候，画眉鸟成双飞进窝里；月亮升起的时候，马鹿成

对出来找清泉……夜色蒙蒙的时候，阿哥的身影飘进木楼。轻轻一提筒裙我就跟着哥哥走，九山十洼不

觉劳累。”[9]对唱的形式歌词相互呼应，斯飘借助画眉鸟、马鹿等表达自己的情感，同时也表现出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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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猎人的豪情与对莎琪的坚定之心，得到了莎琪的柔情的回应。《雾之谷》里的黑栗在山中回忆起自己

年轻时与爱人的对歌：“松明点火焰头高，照着阿哥漫山跑。一阵风起吹熄火，阿妹紧搂阿哥的腰。一枝

杜鹃开山腰，有心采花花枝高。”[10]林子里的歌声就像雾把深山峡谷连起来一样，把他和心爱的姑娘的

心连起来。这野野的、散发着森林气息的是使哈尼人不绝的生命之歌，不能唱歌的爱就缺了一种味道。

唱情歌的方式非常符合斯飘和黑栗等哈尼青年男女表情达意的方式，是他们作为“山野男子”特定的文

化习惯，进一步凸显了他们简单朴素的情感和性格。 
劳动歌。《兽灵》里嘎斯和妮玛对儿子斯飘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哈尼人世代相传的教子歌、劳动

歌，在火塘边、林子里悄悄潜入了斯飘的心田，一首十二月歌让斯飘记得烂熟：“新月挂在青青的山尖，

一月来到了面前；新月弯弯对我们说，这是砍地的月份；亮铮铮的砍刀哟，伴我们走进蓝幽幽的森林，

刀在林子里舞得嗖嗖直响，似那刚出洞的银蛇跳舞欢畅，硬邦邦的铁斧哟，伴我们攀上高高的山梁；月

儿圆了，砍地到了山边边……”[9]哈尼族民间有反映四季生产劳动规律的《四季生产调》，讲述梯田耕

作程序、历法知识、自然物候、人生礼仪等。而存文学对此进行了文学性的改造，生产规律结合文学审

美，《十二月歌》反映了哈尼人从一月到十二月砍地、松土、播种、除草、丰收等一系列劳动的规律，赞

美哈尼劳动人民的勤劳以及智慧。作为猎神家族，斯飘没几天便学会了猎歌，打猎歌表现了他们在打猎

时的勇猛，以及打到猎物的喜悦。“凡是寨里人、都有一份肉”[9]也阐释了哈尼人打到猎物后共同分享

食物的古规矩。 
仪式歌。哈尼族注重人生礼仪，从出生到死亡，人生的各个阶段几乎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在仪式

中，唱诵或念诵一定的唱词或祝词。存文学在小说中描写了众多招魂、葬礼等重要仪式并伴随着唱词，

如《那年的牛头谷》中的招魂仪式，男主人公黑沙在林子看到找野菜被毒死的人，按照习俗给他们招魂：

“回去吧，别蹲在林子里做野鬼，你们从什么地方来就回什么地方去。祖先们从高山草原来，你们就沿

着他们跨过的江河回去……”[11]《兽灵》中老猎人嘎斯的葬礼上远山大叔演唱挽歌，除了怀念逝者生前

事迹，更重要的是告诉和指引逝者回到祖先身边。为逝者叫魂的招魂歌与葬礼挽歌，都表达了哈尼族对

逝者灵魂的尊重及死后回到祖先身边的愿望。 
民间歌谣在存文学小说中出现最为频繁，这是符合小说人物的塑造以及哈尼人随地而歌随时而歌的

性格和传统，歌谣不仅是人们表情达意的方式，也是承载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有感而发的情歌、反映

劳动生活的歌、仪式唱述的歌、反映祖先历史的古歌，是喜闻乐见的形式，所以存文学在小说的运用也

自然得心应手。哈尼族是“歌”的民族，几乎所有的口头文学都是以“歌”的形式来表达的，把生产生活

经验、风俗礼仪等各种传统文化都以歌唱出来并代代相传，歌唱生活中的各种场合也随处可见，所以存

文学小说在小说中不用刻意去营造能够歌唱的氛围。 

3.2. 神话故事和神话意象 

神话就是人类在远古时期所创造的反映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以原始神话思维为基础的关于神的行

为故事。神话不仅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和理解，也是先民们意识形态的产物，揭示了人类在不同发

展阶段对客观世界的不同看法和态度。因此，即便是面对相同的自然现象，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神话也可

能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解读和描述。大自然就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场所，有着什么样的自然

环境，就有着什么样的人类生存状态，哈尼族先民对自然界的种种现象至为关注，为解释世界起源、人

类起源以及各种自然现象产生了众多神话，如自然神话、文化英雄神话、祖先神话等。存文学善于在小

说中利用神话资源营造神秘氛围，以及解释故事中的奇幻现象。《雾之谷》中的黑栗在森林中遭遇了一

系列奇异的经历，黑栗不解其中的谜，就确信自己踏入了神山，于是，他想起了一个流传在哈尼人中的

神话故事：说的是雾之谷有一棵吸了上天降下的甘露、得了仙道的“茶王树”，它是这一带的山神，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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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都归它管着，所以每年采摘新茶树时，人们都要朝这里遥遥祭拜。“山神住的地方近不得烟火”，黑

栗用这个神话故事解释了他点不燃火的奇怪经历。这里是存文学对神话故事的直接叙述，利用神话故事

解释了人类难以认知的自然现象。此外，存文学在小说中还利用了牛、雾等神话意象，使小说充满神秘

感和神圣感。《那年的牛头谷》中，黑沙在红牛头的指引下进入了玛格拉峡谷中部：“一连几天，他都做

了同样的梦，在一片郁郁葱葱的原始老林里，有颗巨大的牛头，那牛头被扒了皮，鲜血淋淋地悬挂着，

看去宛若长了角的太阳。”[11]娜茵也在红牛头的诱惑下走进了峡谷，在饥荒年代，牛头像太阳，又像一

种神谕，指引他们进入牛头谷开始了新的生活，黑沙与妻子女儿，娜茵等通过辛勤劳动开辟了新的家园。

神牛是哈尼族神话中至关重要的神话意象。“在哈尼族的神话、宗教祭祀及丧葬礼俗中，牛扮演着十分

重要的角色，在化生型宇宙起源神话中，牛化生万物，成为万物的始基或母体；在祭祀活动中牛是神圣

的祭品；在丧葬礼俗中，牛是‘接气’‘传福’的中介，同时亦是死者亡灵的守护者。”[12]《杀查牛解

尸》中说天神派九个造地神和三个造天神杀翻一头山大的牛解牛尸：“牛皮变天，牛肉变地，牛眼变日

月、牛气变气，牛血变江河，吼声成雷声，喘声成风，牛尿变雨……”使天地又重新充满活力，富有生

气。哈尼族将牛视为万物的母体，伴随着农耕生产，强化了牛具有生殖力及能使万物生长繁茂的观念，

并奉为崇拜的神物，反映了牛与丰产之间的神秘联系。《那年的牛头谷》中的红牛头的启示，就运用了

牛的象征性和牛与农业生产之间的这种联系。梦中的红牛头等抽象、朦胧的暗示，增强了红牛头的神秘

性，“扒了皮的牛”也似乎让我们联想到神话中天神们剥牛皮来补天地，增强了牛的神圣性。故事情节

也颇有创世神话的意味，黑沙等人找到未被开发过的原始山谷——牛头谷，在此开垦耕地，过上了丰衣

足食的日子，得益于红牛头的启示和耕牛的辅助，牛象征着富足与丰产。黑沙在耕种时挖出祖先供奉的

神物铜牛，心想那红牛头就是它的启示，哈尼老人常说人该像牛一样老老实实地干，牛就代表着人。一

方面，哈尼族作为农耕民族，耕牛是极为重要的生产工具，另一方面，耕牛憨厚、质朴、勤劳、奋作的形

象也成为哈尼人性格的表征，神话中的查牛就是哈尼人的化身，小说中的牛也如此，查牛以生命化生，

哈尼人劳动求生，皆是人的对象化，那该是自古以来哈尼人为生存去抗争、去劳动、去牺牲的象征。 
雾作为自然现象和景观，在哈尼族心中一直有着神秘莫测的观念。哈尼族聚居于海拔较高的山区半

山区，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峰顶谷底海拔高差大幅降落的特征，常年云雾缭绕。雾本身朦胧的特点，加

上人们关于雾的神话故事等渲染，更加深了其神秘性。小时候长辈在和孩子相处时常常讲“雾会把小孩

子抓走”的故事，教育孩子阴雨天不要独自乱跑。因此，雾常常与神、与恶魔等联系在一起。存文学的小

说《雾之谷》就是将雾与神直接联系的典型。不像“神牛”直接来自哈尼族神话，雾是一种意象的置换，

将雾的动态看作是神的思想。雾之谷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开篇就借“雾”营造了神秘的氛围，并贯穿

小说始终。雾之谷里的山是神山，是极为神圣的空间，“人们都说这大雾是神布下的”，野牛、豹子、老

虎、麂子这些平日里势不两立的动物在这里一反常态极友善地相处；山火弥漫时起了一场大雾把火扑灭

了，因此人们相信山神住在这里。考察队进山想目睹茶王树并进行报道，黑栗看到山里冒出了浓浓的雾，

明白是山神的警告。考察队的进入，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神圣的空间，最后黑栗消失在浓重的雾里。作者

利用雾，山神等给雾之谷蒙上了神性色彩，也表现出黑栗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面临的两难处境，黑栗对现

代化的向往与对传统信仰的坚守形成了对立。他深知，一旦将茶王树——被视为茶山之神的神圣象征—

—的秘密公之于众，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一系列现代化变革，从而为哈尼族带来经济上的繁荣。然而，这

样的发展同样意味着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破坏，以及对哈尼族文化认同的侵蚀。黑栗的犹豫不决反映了哈

尼族在现代化浪潮中所面临的文化困境。他最终选择保留茶王树的秘密，这一决定象征着对传统文化的

尊重和保护。这一选择不仅揭示了个体在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挣扎，也反映了哈尼族群体在全球化背景

下对自身文化未来的深刻思考。黑栗的两难处境，实际上也是哈尼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经历的文化焦

虑和身份认同危机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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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民间故事的化用 

小说最早的形态是故事小说形态，源于民间讲故事，小说家便是“讲故事的人”，存文学许多民间

呈现于小说之中，最明显的是民间故事在小说情节内容的直述或转述以及对故事母题的化用。《那年的

牛头谷》中蓝荞讲述外婆讲给她的故事：一个孩子被山妖抢走，聪明的孩子就在身后拖了一个蜜葫芦 ，
一路上洒下一条细细的蜜线。后来那蜜线上出现了一群吃蜜的蚂蚁虫子，寨子里的人就沿着那些蚂蚁群

找到了孩子，蓝荞也学习故事中的机智行为寻找黑沙。《牧羊天》里则是直接塑造了一位民间故事的讲

述者和传承者格带大爹，他在乡间收集了大量的民间故事，又到民间传播，他常常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劝

解人们。民间故事嵌入文本中，民间故事情节与小说情节相呼应，增强了小说的民间性与故事性。其次

是故事母题的化用。在中国故事学界， 通常以美国学者汤普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对母题的论

述为基本参照：“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

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13]存文学小说又充分吸收了民间故事的母题，在文本中形成了典型的复仇母

题。存文学的小说致力于描写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因此复仇通常表现在人与动物之间，多部小

说中都写到动物惨遭人类伤害的事件，导致动物对人类进行了复仇。如《望天树》中的勐巴纳西将大象

视为吉祥物，现代经济发展下人们砍伐原始森林种上橡胶树，导致大象的栖息地减少，人象关系矛盾突

出。无良商人大肆宣扬大象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等，大象遭到前所未有的大肆捕杀。李大山就是这样

一个亡命之徒，他带着猎枪以陷阱中的食物诱捕公象大鼓，为了获取象牙，他用锯子活生生割去了大鼓

的半个头与象鼻。李大山的妻子在劳作时被大象踩死，管理大象的“布闷掌”波西已经推断出这是大象

的复仇。大象是一种爱恨分明的动物，且它们有着超人的记忆，上一辈被伤害过的大象会毫无遗漏地把

记忆密码全部传输给下一辈，包括对方的形象和气息。李大山的妻子盘金花在喷洒草甘膦导致大象被毒

死，加上她的父亲八年前用铁夹伤害大象，新仇旧恨的爆发导致她被大象寻仇。《狗队》中村民在饥荒

下做起了贩狗生意，暴打狗群，导致狗群复仇引发人狗大战。《兽灵》中讲述了猎人家族与动物的较量，

结仇—寻仇—复仇的叙事贯穿始终，最终在人兽同归于尽下结束，人兽冲突的愈演愈烈使得猎人家族从

辉煌到没落，猎神信仰失落。 
小说中的复仇母题通过描绘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复仇行为，深刻地表达了对生态

平衡以及尊重生命和自然权利的必要性。反映了传统信仰与现代化冲突下的文化认同危机，呼吁人类进

行道德反思并承担起对自然界的责任，最终倡导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这些作品不仅对现

代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提出了批判，也展现了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对传统生

活方式的坚守与失落 

4. 结语 

民间文化传统、民间文学给予了存文学小说创作的生命养分，小说的视角又走进了民间，站在民间

的立场写作，展现民间自在的文化形态，揭示原始的传统文化观念。在神话消亡的今天，存文学对神话、

传说进行了有意的复魅，尤其是在描写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时，在此意义上，神话等民间文学得以再生、

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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